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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曙光到日暮：城头山两千年兴衰史

一万年前，先民们走出洞穴，用力呼吸着春
天的气息。山上的青冈、枫香、枥树都抽了新芽，
木兰开了花，树下的鳞毛蕨、燕尾蕨、海金沙上晨
露还未滴落。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沼泽处
生长着眼子菜、黑三棱、香蒲……自然的馈赠，足
以让他们度过一段无忧的时光。

只是，他们知道，春天不常在。
他们眼神坚定地望向东边的平川，终于决

定，下山。建筑房屋和水稻种植的技能，是他们
征服、定居那片膏腴之地的底气。他们攥着燧
石、抱着陶罐，沿河流往下走去，在河边的低岗停
下脚步。他们建造房屋、抟土造陶、开荒拓地，抱
团取暖，河边岗地的环壕聚落，是先民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家园。

6300年前，澧阳平原形成以城头山为中心
的聚落集群。城头山，开始了划时代的聚落扩
张。稻田之上，华夏大地第一道城墙拔地而起，
中国的第一座城，应运而生。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

评刊、提供线索、投稿，发邮件（xxcbhxdl@qq.com），或者新浪微博（@湖湘地理）给我们。

城头山2000年兴衰史

先民筑城时的虔诚祈祷，最终成为现实。
城头山的烟火，在澧阳平原上存续了两千多
年，然后，隐入华夏文明之中。

6300年前，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华夏大地悄
然发生。中原仰韶文化加速整合；海岱地区向大
汶口文化转型；长江下游完成“崧泽化”进程；汤
家岗白陶，传播覆盖了秦岭-淮河以南的大半个
中国……大溪文化时期的澧阳平原，并不是一座
孤岛，而是“早期中国文化互动圈”中的重要枢纽
之一。中国最早的城，在此应运而生。

5600 年前左右，城头山随着大溪文化一
起逐渐式微，考古挖掘发现，彼时的城墙，堆满
垃圾。但是，城头山并没有因此走向废弃，暂
时的低谷，更像是一次耐心的蛰伏。

5500年前左右，兴起于汉东的油子岭文化
席卷而来，很快占领了洞庭湖地区，实现了长江
中游的文化整合。城头山延续800年的大溪文
化是被征服、驱赶、取代，还是主动吸收、接受、
学习？根据目前考古成果推测，很有可能是一
次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发现
不少骸骨有被砍伐痕迹。短时间内，城池实现
了大规模扩建，城墙高达 6米，护城河宽达 40
米。显然，此时城池不再仅仅是为了防洪，已经
具备了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

根据推算，这一时期修建的城头山城河系
统，按一人一天一土方的工作量计算，200个劳
动力，需要6-7年时间才能完成，工程量十分巨
大，不是仅有1400人（考古估算人口数量）的城
头山力所能及的。那如何在短期内建起如此规
模的城墙和护城河？答案是城头山调动了区域
内其他聚落的人力、物力，这也说明，此时的城
头山，是对其他聚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心。

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城头山的黄金时代，也
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巅峰时刻。长江
中游平原西北的新月形山前地带，城，如雨后
春笋般生长起来。屈家岭文化晚期，屈家岭文
化和后续的石家河文化，曾一度扩张到黄河流
域。只是，扩张中或许已经没有了城头山——

“最早之城”的身影。因为，城头山此时已经走
向没落、废弃，城内的管理者或者说权威离去，
虽然依旧有人居住，但失去了城的秩序，只是
作为大聚落而存在。引领中国史前城市化浪
潮千年的城头山，为何会走向没落？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郭伟民认为可能是因为瘟疫，因为这个时期突
然出现很多瓮棺葬，也就意味着，当时很多未
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日
考古界联合做过寄生虫、微生物的分析，发现
当时有大量苍蝇出现。城墙可以挡住洪水、箭
矢，对于瘟疫，却无能为力，它足以让一座城、
一种文明消亡。

在城头山走向没落的时刻，距离城头山
13公里处，一个更宏伟的方形古城拔地而起，
它叫鸡叫城。距今 4000年左右，鸡叫城也走
向废弃，与它一同衰落的，还有长江中游的史
前诸城，城头山则沦为一座空城。“中国
第一城”，彻底落下帷幕。而此时，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正在黄河
之畔孕育诞生。

为什么是城头山？

如今的城头山，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俯瞰，圆形的
护城河绕着圆形的城。圆，是无限，是循环往复。6300多
年前，先民们在这里筑起中国的第一座城池，2500多年
后，先民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他们苦心经营的家园。时
间，重新将城市和他们的生活证据掩埋。仿佛他们从来不
曾来过这里，又仿佛从未离开，稻香依旧。

城头山遗址所在的地方，原来叫作南岳村。村中的
一片土岗，局部水塘环绕，土岗不高，在平川之上，却显
得突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砖厂在土岗取土时，
挖出一把东周青铜剑。土岗，进入文物部门的视线。

1979年的夏天，澧县文化馆考古专干曹传松和王本
浩在土岗的外围，挖下了城头山考古的第一锄土。一个
圆形的城池，慢慢显现出来。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的何
介钧来了，考古界泰斗俞伟超来了。俞伟超在城墙断面
发现几枚黑色的泥质陶片，因此推断这座城的建造时间
不会晚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俞伟超的推断，石破天惊。彼时的中国考古界，并不
认为新石器时代会有城，何况是在蛮荒的湖南。城，是文
明的象征。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让学界很难接受史
前湖南会有城出现，俞伟超一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1991年，城头山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西南
城墙，一个打破城墙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灰坑，成为城头山
城址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实证。城头山遗址，像个时
间盲盒，充满惊喜。1997年，城头山遗址确认了大溪文化
一期的城墙，距今超过6000年，还在城墙之下发现距今
6500年前的水稻田。这无疑是一声惊雷，将中国文明起
源、中国建城史推早了1000年，它是打破“中原中心论”最
有力的实证，也是对湖南远古蛮荒偏见的最好回击。

史前文化的“满天星斗”，城头山，是最早闪耀的
那一颗。

那么，为什么是城头山？
一万年前，澧阳平原稻作农业逐渐成熟，在山上采集

狩猎、穴居的先民尝试着走向平原，“伺候”他们种植的水
稻，形成聚落，生息繁衍。约6500年前（属于汤家岗文化
时期），一群人选择了武陵山余脉延伸入平原的最后一块
岗地上开辟新的家园。事实证明，这块岗地是一块风水宝
地。东面是低洼的平地，适合耕作；聚落所在的岗地，能更
好抵御洪水。水系发达，土地肥沃，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
勤劳作、生息繁衍、累积财富。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聚落
质变为中国最早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城。

城头山提供了城的最初样本。从城头山始，一场
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在中华大地拉开帷幕。一个全
新的古城时代，来临了。

城，是安全保障，也意味着新的秩序。
6300年前，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后，城头山开始了第一次扩

张，也是筑城运动。人们在最初的壕沟外，开挖城壕，新挖的城
壕比之前的壕沟阔气得多，深而宽。挖掘出来的土填满了最初
的壕沟，还堆出了一道顶宽5.2米、底宽8米、高1.6米的圆形的城
墙，城外壕沟环绕，这就是城头山最初的样子。

并不高的城墙，耸立在平原之上，显得巍峨。立于城墙上的城
头山人，眺望不远处的村庄、聚落，是否会生出“城里人”的骄傲来？

城头山东西南北四道城门，环以城壕的格局，成为中国几千
年建城史的滥觞和样本。

日落时分，人们满载而归，孩子们早在城门口张望、等待。偶
尔，有远行的人归来，他们带来了远方的新玩意，也带来了远方光怪
陆离的故事，这时，小城会沸腾一阵。夜幕降临，他们在空地燃起篝
火，唱歌、跳舞。酒，让他们离神更近。

最初的城市生活，简单而快乐。
城内，井然有序。太阳升起的东方，是神圣的祭坛。祭坛往

西是墓地，再往西是居住区，陶窑，位于城中心。简易工棚、取土
坑、贮水坑、练泥坑，城头山的陶窑，确切地说，已经是一片规模
化的制陶手工业区。快轮修整工艺已经使用，制陶的专业化现
象出现，烧陶也有了标准化趋势，新的阶层——陶工出现了。他
们，是手艺人，也是艺术家。陶器，是他们的“岩石”，是他们的

“画布”。他们用手、用泥创造了一份生活证据，供后人猜想。
城头山的陶工逐渐舍弃汤家岗文化时期戳印篦点的繁缛纹

饰，器表红衣素面为主，彩陶风格简单明了，追求效率，也追求实
用，釜、罐、碗、钵、盘、豆、盆、器盖、杯、鼎等，器型丰富多彩，以满
足更多样的“城市”生活。

远古时代，陶器，是“硬通货”。从陶窑遗址的规模来看，城
头山生产的陶器，不仅仅能满足当地的需要，很可能还参与了频
繁的对外交流。薄胎彩陶，“西阴纹”陶盆……这些具有明显异
乡风情的陶器，也在这种交流中，辗转来到城头山，讲述着一个
关于华夏民族融合的故事。

城是骨骼，市，才是灵魂。
城头山孤独矗立500年后，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

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古国时代。
5300年前左右，城头山在短期内，筑起一座面积更大、更宏

伟的城池。护城河也不再只是为了建城取土而留下的壕沟，护
城河不同部分的河床深度，经过了有目的、有意识的控制和设
计，有储水坑、通水沟，形成一个科学的、有机的城河系统。

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至4500年前）的城头山，城内
显然有了更有意识的规划。城内的墓葬区转移到西北部的一块
小区域，墓区似乎有一条无形边界，尽管墓葬层层叠叠、密密麻麻，
却无人敢逾越。居住区位于城中心位置，房屋大多木骨泥墙——
地面立柱，柱间搭横梁填泥，火烧烘干。最大的房屋，列柱回廊，面
积达63平米，显然不是日常的住房，而是举行仪式的议事堂或者
神殿。有民居，也有集体厨房、祖庙或议事堂等公共建筑。房屋
间，红烧土块铺就的道路，形成交叉的“十”字形大道，贯穿全城，这
或许是最早的城市道路。城内窑火依旧，只是此时的陶器也早已
焕然一新，以轻薄规整的泥质黑陶为主，迥异于之前的红陶。

从筑起华夏大地的第一道城墙起，一千多年，城头山的人们
早已习惯“城市”生活，成为第一批真正的“市民”。当协作、秩序
超越血缘和亲族关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人类迎来真
正的曙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先民们坚信，城墙，足以抵抗洪水和外敌的入侵，可以让聚
落兴盛千年。他们把聚落的兴旺视作神的格外照拂，聚落的“巫
师”说：建造城墙，是神的旨意。

于是，他们最先在聚落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建起一座
祭坛。祭坛落成，一切准备就绪，隆重的祭祀开始了。

先民在祭坛南边挖出或方或圆的坑，将聚落的“珍宝”——稻米、
精致的陶器、石器放置在坑内，宰好的“牺牲”，他们把最鲜美的部分放
入坑内，让血气灌满于地，以此方式献祭大地。祭坛上，巫师身着华
服，手持骨杖，脸上的傩面具狰狞而神圣，口中念念有词。祭坛边上的
篝火已经燃起，火上烘烤的猪、羊、牛的香气散开来，围观的人们忍住
口水，虔诚地望着直上青天的浓烟，等待巫师传达神的指示。

“风调雨顺，绵延千年！”巫师高喊，人群欢呼起来。欢呼声
中，一个彪形大汉被推了出来，挖好的葫芦形土坑，是他的最终
归宿。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来自哪里，又经历过怎样的人生，
他是筑城献祭的“人牲”。他孤零零地平躺在一个斜坡上，没有
一件随葬品。华夏大地的第一道城墙，是他永恒的墓碑。

6000多年后，他的墓葬被命名为M706。离他墓葬不远处的祭

坛上，有M678墓，这是城头山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主人同
样是一个1.75米的魁梧大汉，右手握着精致小鼎，随葬的有25件陶
器，还有一个孩子的头骨。旁边，还有数座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墓葬，
主人屈肢，他们，亦是殉葬者。M678墓主颈部挂着的两件玉璜，是
来自远方的珍贵礼物。城头山大溪文化时期只发现8件玉器，这个
墓主独占了两件，足见墓主的尊贵，很有可能是城头山的“王”。

城头山聚落稻作文明的成熟，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的出现
促使社会生产分化。筑城，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财富，而城市的新
秩序，无疑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分化。城头山社会，像一个金字
塔，阶层分化剧烈。祭祀权力被少数的专职神职人员垄断，财
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住进城中的贫民们，是否偶尔会想念起
那段艰辛，但不用仰望同类的平等时光呢？

六千多年后，当考古刷头扫去浮土，“王”的玉璜与殉葬者的
骨殖在探方里平等地泛着白光。时间将城墙夯土碾作尘烟，神
权与“牺牲”、玉器与镣铐，都不过是远古时期的一份生活证据。
厚葬者与殉葬者，筑城者与被筑者，都化为一抷黄土。时间面
前，他们依旧平等。

“王”的殉葬，城头山的血色金字塔

城头山。图/澧县宣传部提供

城头山古城复原模型。图/记者曹宇旋

城与市：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城头山出土的陶器。图/记者曹宇旋 城头山古城墙遗迹。图/记者曹宇旋


